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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单独构成一个音节的鼻音、边音称为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文章对鼻边音自成音节的音值、辖 

字、地理分布进行了总结，归纳了自成音节的鼻边音的来源，并探讨了鼻边音自成音节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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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引 言

普通话音节一般由声母和韵母两部分组成，其 

中，韵母的韵腹是音节的必有成分，也就是说，元 

音是普通话音节的必有成分（个别叹词例外，如“啤 

[m]、嗯[n]/[ri]”)。但是在汉语方言中，尤其是南 

方汉语方言中，[m]、[n]、[q]、[1]等鼻边辅音也 

能单独充当音节成分，构成一个音节，这就是自成 

音节的鼻边音，也有人称之为成音节的鼻边音、声 

化韵、自成音节的辅音、元音化的辅音韵母或元音 

化的鼻辅音。

黄 雪 贞 （1984)指出永定方言中单字音和连读 

音中都有自成音节的鼻音；杨 茂 荣 （2001 )记录了 

高淳方言中自成音节的鼻辅音[m]、 [n]、 [g]; 孙 

宜 志 （2002 )在 《安徽宿松方言同音字汇》中提到 

宿松方言个别字读作自成音节的鼻音[m]、[n] ,还 

有 3 5个字读作自成音节的卷舌边音[I]。这些学者

仅仅在单点方言研究中提到过这种现象，至于成因 

和分布情况则鲜少提及。

谢 栋 元 （2002 )根据数本方言词典得出结论： 

[m]、 [n]、 [g] 自成音节在汉语方言中比较普遍， 

不过在各方言区的分布不平衡，总的来说，远江方 

言、近江方言较多，而官话较少，晋语介于两者之 

间。他将自成音节的辖字按音值分类，并总结出每 

类辖字的规律：[m] 自成音节的辖字主要是否定词、 

称谓词、语气词三类，[n] 自成音节的辖字主要是 

第二人称代词“你”，[g]的辖字则较多（如 “五” 

“吾”等）。他赞同王力（1985)所提出的“元音 

脱落导致声化韵”，并指出，这跟鼻音的响音性、 

久音性也有关系，不过他并未解释元音为什么会脱 

落呢。谢栋元提到了鼻音自成音节分布的地理差 

异，但没有提及结论的具体依据。

前人的研究材料要么局限于一点一地，要么是

收稿日期：2017-04-28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青年项目“安徽石台方言古全浊声母读音研究”（12Q42)。

作者简介：杨慧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地理语言学、语

言资源等。

-63-



来自不同时间、不同记音标准、不同范围的各类方 

言词典，不太有可比性。另外，边音也有自成音节 

的，是否跟鼻音自成音节性质相同？鼻边音自成音 

节在汉语方言中有多普遍？具体地理分布是怎样 

的？分为哪些类型？成因是什么？这些都尚待研 

究。

贰 分布

根据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汉语方言地图

集数据库” 9 3 0点的材料（以下除特别说明之处， 

使用材料均来自“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自成 

音节的鼻边音有[g m n l i n a ] (详见表1；)，涉及4〇 

个字： “磨、米、母〜妈、妗〜、舅〜、木、泥、梨、 

立、力、儿、二、肉、瓦、鱼、五、牛、洞、含、 

换、汗、恨、黄、红、远、王、盐、影、门、万、 

问、银、硬、暗、音、安、恩、雨、芋、余、尔第

二人称、近指、远指、 晤否定词” 。

表 1 鼻边音自成音节举例

音值 点数 分布

[m] 273
浙江瑞安、广东从化、东源： “五”；安徽绩溪、泾县、山西襄垣： 

“母”

[n] 138
安徽屯溪、休宁、浙江遂安： “五”；安徽绩溪、黄山、浙江黄岩、 

建德： “二儿”

[i>] 3 江苏高淳、通州、广东仁化：“尔”

[a ] 1 湖南绥宁：“银”

[g] 334

江西高安、福建连城： “五”；江西安远、永新、湖南安仁：“鱼”； 

浙江苍南吴、奉化： “儿”；浙江三门、仙居： “二”；湖南湘乡、 

安仁、广东潮阳： “黄”

[i] 5
河南嵩县： “儿、二”；青海西宁市： “立、力”；四川平昌： “儿、 

二”；江苏泰兴： “梨”；浙江临海： “儿” （[1]、[n]两读）

[i] 20

冀、豫、鲁、晋 17点： “儿二”；重庆武隆、浙江武义： “儿二” 

([1]、[列两读）；宿松： “儿二余雨芋”

有鼻边音自成音节现象的点多达512个，占到 

了调查点的一半以上（详 见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 

音卷第119幅图“自成音节的鼻边音”)。鼻音[m]、 

[n]、[g]自成音节较为普遍：[g] 自成音节的点占 

全国的35. 9%以上，[m]次之，接近 29.4%, [n]自 

成音节的点则占全国的14.8%。边音自成音节少得 

多：其中[I]自成音节的点仅20个，[1]自成音节的 

点 仅 5 个。[!>]、[a ]自成音节的点微乎其微，只 

有 4 个。

[m]、[n]、[1]]自成音节集中分布在南方的方 

言区和官话（如西南官话）区，少数分布在中间地 

带的官话（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区，极少数分布 

在北方的晋语区（襄 垣 “母” [m] ) 和官话区（冀 

鲁官话唐海“木” [m])。边音[I]、[1]自成音节的

点少而集中，基本都是北方的晋语区和官话（冀鲁 

官话、中原官话）区的点，少数是中间地带的官话 

(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区，极少数为南方的方言 

(吴语临海“儿” [1]、武 义 “儿二” [I]、徽语宿 

松 “儿二余雨芋” [I])区和官话区（西南官话武隆 

“儿二” [I])的 点 。[!>]、[a ]自成音节的点少且 

分散。

存在鼻边音自成音节的点，在非官话方言区的 

比例按由高至低依次排列为：客家话、徽语〉吴语〉 

赣语〉粤语〉土话〉闽语〉湘语〉平话〉晋语；在官话方 

言区的比例按由高至低依次排列为：江淮官话〉冀 

鲁官话〉西南官话〉中原官话，值得一提的是，江淮 

官话的点，鼻边音自成音节的比例高过晋语。详见 

图 1。

- 6 4 -



100%

图 1 存在鼻边音自成音节的点在各方言区中的比例

叁 鼻 边音的来源

王 力 （1985)认为鼻音自成音节是“元音脱落 

的结果”，谢 栋 元 （200 2 )也赞同这样的说法，并 

补充这跟鼻音的响音性、久音性有关。笔者认为把 

“鼻边音自成音节”解释为“音节中其他音素脱落 

的结果”可能更全面一点。因为音节脱落的不止元 

音，可能还有辅音，如湖南湘乡、安仁、广东潮阳 

的 “黄”读 [扣。

鼻边音是承袭自中古音的鼻边音声母或韵尾， 

类似的情况在方言中很常见。如来自原声母如：浙 

江丽水、龙游的“磨” [m]; 义 乌 “瓦” [1]];江苏 

泰 兴 “梨”读 [1];来自韵尾的如：湖南江永“暗” 

[g]; 湖南安化“恨” [n]。
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是否都来自中古音的鼻边 

音声母或者阳声韵尾呢？从 “汉语方言地图集”的 

单字音材料来看，未必全是这样。因为相关的辖字 

有中古声母既非鼻边音，韵母也不为中古阳声韵的 

字，如 “雨、芋、余h d。这些字的鼻边音是从哪里 

来的？

第一种情况是折合。如浙江武义的“儿儿童”读 

叩 。 “二”“儿”读 [U主要分布在北方的冀晋鲁豫 

四省，武义与这些点并不连片。南方方言中止摄开 

口三等拼日母一般不读卷舌元音韵母，武义除了

“二”“儿”读 [U , 其他字的声母和韵尾都没有读 

[U 的，所以应该是折合官话的结果。

第二种情况是增生。增生的原因可能是元音高 

化、擦化。

安徽宿松的“余雨芋”读 [U 。 “余雨”今读自 

成音节的鼻边音仅出现在宿松。宿松方言中，遇摄 

合 口 三 等 读 中 古 的 云 以 母 今 一 般 读 [0] ,也有 

舌叶独擦音 [3]的 读 法 （云 [33n]、远 [3en]、园 

[3en] ) , 这里的[3]是在[0]的基础上增生的。据 

《安徽宿松方言同音字汇》，读 [U 的还有“吕如儒 

孺乳儿二贰而耳饵入日玉於淤迂郁于宇禹羽域与 

誉预豫逾愉喻裕役疫”，分别来自遇合三、止开三、 

深辕开三入声和曾梗合三入声，包括日、疑、影、 

云、以五母。宿松周边的方言“於游迂郁于宇禹羽 

域与誉预豫逾偷喻裕役疫” 一般为零声母，韵母为 

圆唇的高元音[y]或卷舌高元音[n ]， h i]是高元音 

韵腹的摩擦化、卷舌化的结果。安徽宿松的“余雨 

芋”读 [U是高元音韵母擦化后增生擦音声母。

语流音变也可能造成鼻边音的增生。如浙江17 

点 “芋”今读自成音节的鼻音[n]或 [g] , 其中在安 

吉、长兴、崇德、富阳、临安、上虞、桐乡、武康、 

萧山、余杭读[n]; 在湖州市[n]、 [I> ig ]两读；在 

奉化、鄞县、镇海读[g]; 在慈溪、余姚[g]、[f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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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读。这些点的其他云以母字都读浊喉擦音[fi]， 声母， “芋”被两面夹击，于是增生鼻音，接着韵

所以并不是元音高化前化的结果。这 些 点 “芋头” 母被吞并，最后变成自成音节的鼻音。

都 称 “洋芋艿”，“洋”收后鼻尾， “艿”为前鼻音

表 2 浙江 17点 “芋余雨”的读音

点 安吉 长兴 崇德 慈溪 轉 富阳 海盐 湖州市 临安

芋 n n n fiy 〜 g n n〜y G ig  〜n n

雨 i i i fiy fiy y y i y
余 fii fii f i y f i y fi y fi y fii f i y
点 上虞 桐乡 武康 萧山 鄞县 余杭 余姚 镇海

芋 n n n n n fiy~g g

雨 fiy i i fiy fiy i fiy fiy

余 fiy Hi Hi fiy fiy fii fiy fiy

图 2 “芋”今读鼻边音声母或鼻边音韵母的分布

肆自成鼻边音的动因

鼻音具有响音性、久音性等“类元音”的特质， 

使 其 “独立门户”有了可能，但问题是音节中的其 

他音素为什么会脱落？

自成音节的辖字按频次高低排列如下：五 3°6>

母~妈、 、舅~2°6>唔否定H 145>尔第二人称、近指、远指M4〉鱼 115>儿

97>二 63>黄 43>芋 18>红 15>木 U>安 "°〉磨 9、影 9>银 7> 

王 6>暗 5、泥 5>恩 3>万 2、牛 2、含 2、恨 2、换 2>门 \ 

米 \ 梨 \ 力 \ 立 \ 洞 \ 汗 \ 肉 \ 瓦 1、问\

■■芋"读鼻边音声母或鼻边音韵母分布

• 鼻音声母自成音节

* 鼻音声母

■ 边音声母自成音节

边音声母 

鼻音韵尾

盐 音 硬 \ 余 \ 雨 \ 远 1 (例字右上角上标 

的数字代表其自成音节的频次）。这些字都极其常 

用，这些字最后读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成因如下： 

(一 ）语流音变导致

这些字一些常与别的字组合成常用词，如 

“母”，在很多南方方言中经常与“妈”连用，这 

时 “母”的韵母[u]很容易受到两头[m]的 “夹击” 

导致脱落。也就是说，语流音变有可能导致其他音 

素脱落，留下自成音节的鼻边音。 “尔儿”在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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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方言中读[n], “五”在很多南方方言中读[g], 

也往往是语流音变导致的。黄 雪 贞 （1984)指出永 

定 方 言 “成音节的鼻音，与别的字连着说的时候， 

其部位由临近的音决定”，例 如 “五千五百九十五 

['n...tshien'm；3pa?Tdu...si?cg]” 中 的 “五”就有[n]、 

[m]、[g]三种读音。总的来说，自成音节的鼻音一 

般由后面音节的部位决定：在唇辅音前读[mhm]， 

在前辅音和前元音前读[n]、 [hn] , 在后辅音和后 

元音前读[g]、[埤],如自成音节的鼻音在停顿前, 

音值则由前面音节的部位决定，在前辅音和前元音 

前读[n]、[hn]，在后辅音和后元音前读[g]、[hg]。
(二 ）音节内部音素同化或异化

而另一些字虽然单用，但是这些字的音节内部 

会因为同化或者异化的现象导致其他音素脱落，只 

留下鼻边音。

1.同化

如浙江丽水、龙游的“磨”读自成音节的鼻音 

[m]。丽水、龙游的“磨”又读[mu] , 这两个点明 

母读[m],果摄合口一等多读[u]或[«]，周边洞头、 

乐清瓶、桐庐、温州市、永嘉、云和6 点的“磨” 

也读自成音节的鼻音[m]，其他点读作[m]拼后高 

圆唇元音，如在遂昌为[mu] , 在兰溪为[m。]，在 

文成为[mo]，在武义、衢县为[muo]) 。 浙江丽水、 

龙游的“磨”读[m]是后高圆唇元音在双唇鼻音声 

母作用下脱落的结果。此类现象在南方方言中比较 

普遍，北方也有极少数分布。如广东仁化、云南思 

茅、云南华宁、浙江洞头、浙江永嘉、安徽体宁、 

江苏赣榆、湖南耒阳、湖南辰溪湘、河北唐海9 点 

的 “木”读 [m] (其中安徽休宁又读[mo]，河北唐 

海、湖南耒阳又读[mu] ) ;广东仁化“问”读 [m]; 

福建永安“万”读 [m]。义乌“瓦”读[g]也属于这 

种情况。据 《义乌方言研究》，义乌方言假摄字多 

读[。]，中古疑母字在细音前今读[!>]，在洪音前今 

读 [0]，“瓦”在周边方言多读[g]声母（兰溪[qua]、 

东阳[gm;]、磐安[gm;]、永康[ga]、武义[qua〜 

gu〇] ) ，所以义乌早期疑母字拼洪音应读[g]声母, 

“瓦”今读[g]是后高圆唇元音韵母在后鼻音声母

作用下脱落的结果。屏东山摄合口三等有读[g]韵 

的 （如：软 [ng]、饭 [pg]、园[hg] ) ，云母读[h] 

或 [0]。“远”在屏东周边的高雄、台东、台中[坤]、 

[uan]两读，在花莲、嘉义、台北市、台南市、彰 

化读[x g ] , 在南投读[1]]。屏东“远”读 [g]是舌根 

擦音在后鼻音韵尾作用下脱落的结果。

2.异化

江永咸摄开口一等字今读[〇g]，影母字读[0], 

“暗”读 [g]。 “暗”在周边的江华读为[ug]，在 

灌阳读[〇g] , 江 永 “暗”读 [g]应是后高圆唇元音 

在后鼻音韵尾作用下脱落的结果。江苏丹阳“换” 

读[g]也属同一类别。丹阳匣母读[ii] , 山摄合口一 

等字韵母读[ug](如:官[kug]、宽[khug]、缓[ug])， 

声母、韵腹、韵尾部位都比较靠后，后髙圆唇元音 

和浊喉擦音在后鼻音作用下脱落，最后只剩下后鼻 

韵尾自成音节。同属此类的还有：湖南安仁、浙江 

义乌、广西资源、广西阳朔“王”读 [g] ; 广东潮 

州 “恩”读[g]; 广西阳朔、义 乌 “黄”读 [g]; 江 

西南丰“洞” [g〜h g ]; 平话临桂“红”读[加；广 

西资源“含”读 [g]; 闽语35个 点 （汕头市、潮阳、 

澄海、惠来、掲东、陆丰、南澳、普宁、饶平、潮 

州、安溪、德化、惠安、晋江、南安、泉州市、同 

安、长泰、南投、大田、永春、厦门市、沙县、甫 

田、仙游、彰化、台北市、高雄、花莲、台东、嘉 

义、屏东、台南市、台中、云林）以及湖南资源、 

安 仁 “黄”读 [g]。

冀晋鲁豫四省17个 点 “儿”“二”读自成音节 

的[I](其中山东新泰的“儿”、河北冀州的“二”、 

河北隆尧、山东成武的“二”“儿” [1]、[3r]两读）。 

冀晋鲁豫四省相应点的止摄开口三等字与知系相 

拼时为[1]，日母（非止开三）今在洪音前为[7.], 

在合口呼前读M 或[1]，在细音前读[0]，周边方言 

“儿”“二”读 [b ]、[31]或 [u ] , 跟周边大部分 

地区[U ]变成[13]不一样，这 17点的“儿” “二” 

今读自成音节的[I]是[U ]演变的另一条路径，即 

卷舌韵母被卷舌边音异化后脱落，过程应为 

[々 'L]-[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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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冀晋鲁豫四省17点 “儿”、“二”读自成音节的[l ]

河北永年：兒 1、二 1 河南鲁山：兒 1、二 1 山东成武：兒 l ~ 3 r 、二 l ~〇r

河北赞皇：兒 1、二 1 山东聊城市：兒 1、二 1 山东新泰：兒 l ~ 3 r 、二 1

河北武强：兒 1、二 1 山东滕州：兒 1、二 1 河北冀州：兒 1、二 l ~ 3 r

河北平山：兒 1、二 1 山西左权：兒 1、二 1 河北隆免：兒 1〜3r、二 1 〜 Or

河南鹤壁市：兒 1、二 1 山西平定：兒 1、二 1

河南滑县：兒 1、二 1 山西长子：兒 1、二 1

河南获嘉：兒 1、二 1

重庆武隆也有类似于北方方言“二”“儿”读[I] 
的现象。虽然武隆其他字的声母和韵尾都不读[I], 
并 且 与 “二”“儿”读[I]的主要地区（北方的冀晋 

鲁豫四省）相隔较远，但是武隆方言属于官话，而 

且 “二” “儿”另一个读音是[3r], 所以应该跟冀晋 

鲁豫四省方言一样，属于异地同变。

(三 ）擦化

如江苏高淳“米”读 [m]。高淳的蟹摄开口四 

等韵母一般为[i]，明母读[m]。元音擦化在这一带 

较为普遍，髙淳的元音也有摩擦化的迹象，如遇合 

三韵母为P ],止摄开口三等字韵母也擦化了，“皮” 

读为[pfiW1]。“米”在高淳周边的安徽当涂[mTl], 
在繁昌读[mij]，在溧水读[mH] , 在稍远的通州、 

丹阳读[miZ]，以通州为例，通州所有的[i]、 [T] 

韵母在与双唇音、舌叶音和零声母相拼时，韵母会 

舌面化，带有[j]或 [?]的色彩。元音不断前化、擦 

化，最后彻底脱落，就变成了自成音节的[m]，过 

程可肯 b [mi]—— [mj]—— [m]或 [mi]—— [mi^]—— [mi?〇 
_ [ mj] _ [ m]。江苏髙淳“米”读 [m]是韵母擦化 

后在双唇鼻音作用下脱落的结果。通州“尔”读 [i>] 
属于同一类别。通州所有的[i]、H ]韵母在与双唇 

音、舌叶音和零声母相拼时，韵母会舌面化，带有 

[j]或[別的色彩，通州的日母在今齐齿呼和撮口呼 

前多读[丨]，也有读[sfi]的，还有读[i>]、 [fi]和 [0] 

的，元音不断前化、擦化，最后彻底脱落，就变成 

了自成音节的[叫。同属此类的还有浙江临海、湖 

南洞口、安徽泾县、浙江泰顺吴语“泥”也读[n]; 
髙 淳 “儿” “二”读 [i>]; 广东仁化“二” “鱼” 

读 [!>];湖南 绥 宁 “银”读 [a ]。西宁深曾摄开口 

三等入声读[j] (急 [啊 ]), 来母一般读[1](拉 [la]、

蓝[13]、老[D ]、雷[M ]、梨[ie]、连 [lie]、莲 [lie]、 

林[1均]、六[1如]、龙 [luag]、聋 [lu sg]、路[iv]、 

绿 [lim]、乱[lua ]、弄 [luag] ) 。此 外 , “力立” 

在周边的门源、同仁读[lj]，在乐都“力立”都读 

[n ] , 在湟源“力” [r i]、[1]两读，由此可见，青 

海西宁的“立力”读 [1](2)也是韵母擦化，在边音 

作用下脱落的结果。泰兴止开三有读[j ]的 （衣 

闲 ])，来母读[1]。此外“梨”在周边的东台读W ], 

在江都读[i n ],在丹阳读[1译],在扬中、如皋读[ii]。 

由此可见，泰兴“梨”读[1]同样是韵母擦化，在边 

音作用下脱落的结果。

( 四 ）其他方言的影响

如浙江武义的“儿儿童”读[I]。南方方言中止 

摄开口三等拼日母一般不读卷舌元音韵母，武义其 

他字的声母和韵尾都没有读[I]的，所 以 “二” “儿” 

读 [I] , 应该是受其他方言影响的结果。

余论

一个音节里有鼻边音成分，音节中的非鼻音成 

分脱落，于是形成了自成音节的鼻边音。鼻边音都 

是响音，发音时声带振动，发音持久，且不爆破， 

能覆盖声调，在语图上呈现出浊音横杠和共振峰， 

表现与元音一致，与其他辅音不同。作为具有元音 

性质的特殊辅音，具备单独构成一个音节的条件。

目前，大家都把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放在韵母表 

里，事实上，自成音节的鼻边音来源有多种，演变 

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目前这种“一刀切”的处理方 

法是否妥当，有待商榷。

注释：

( 1 ) 本 文 中 使 用 的 方 言 材 料 大 部 分 来 自 北 京 语 言 大 学 语 言  

研 究 所 “汉 语 方 言 地 图 集 数 据 库 ”，谨 此 致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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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据 《[m] h ]  [ g ] 自 成 音 节 说 略 》， 西 宁 还 有 “篇 犁 理  

礼 利 例 ” 读 [1], “绿 驴 吕 旅 ” 读 [l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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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 asal and Lateral Acting as Syllables Independently in Chinese Dialect

YANG Hui-j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linguistic phenomenon that the nasal and lateral acting as syllables independently is not rare in Chinese diale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is kind of linguistic phenomenum, including the sound, the related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its origin， reason and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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